
心藏筆露：開不了口

佩玲（化名）是我一個看了約一年的病人，她離婚後不時精神緊張，並常感覺牙關繃緊，因此被轉介至精神科接受治療。

佩玲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，她於一年多前與相識於微時、結婚十多年的前夫離婚。早於二十出頭，她的前夫因她工作太辛苦，着她辭去工
作，一心一意在家相夫教子，所以朋友圈子很小，工作經驗也不多。好景不常的是，前夫數年前對她越來越冷漠，及後更發現他原來已與
「小三」誕下女兒。後來前夫向她提出離婚，她亦只好無奈接受。

她現在和剛小學三年級的兒子居於已轉至她名下的私人物業，靠着前夫給她的贍養費過活，尚算生活無憂。雖然前夫初時堅稱會承擔起作
為父親的責任，會每周探望兒子，然而沒多久前夫就有如「失蹤人口」般，訊息往往「已讀不回」。

她告訴我她的兒子對於爸爸的離去，許久仍未能適應。兒子每到周末也常因為未能見到爸爸而出現不少負面情緒，令她更心煩意亂。根據
她的焦慮徵狀，我開了些藥物給她，使她的情況得到改善。話雖如此，在往後的數次覆診時，她還是表示常因與前夫商討有關探望兒子和
財政事宜遭對方冷淡對待而感到鬱悶，例如兩個月前，她提到前夫曾口頭承諾會代為繳交寬頻費用，卻已有多個月沒有繳費了，想和他溝
通也不得要領。

她說一開始前夫便反對把這項費用的責任寫在離婚協議書上，更說如果她執意要寫下這項，他便會拒絕繳交，因此她只好妥協。我覺得奇
怪，便問她：「你會否覺得他的舉措有點自相矛盾呢？承諾了的東西不是應該寫在離婚協議書上嗎？既然他拒絕寫下來，不知道是不是早
已有盤算，不會負責任，替你們繳交費用呢？」

她說：「我也覺得是。」我說：「我有個想法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一方面在認知層面上你知道你們已經離婚，而從他的行為，你也知道他
極不想負責任；但另一方面，你又常常找他，叫他負責任，最後弄得自己傷心。我真的很疑惑，為何你會有這樣的反應呢？」

她沉思良久，雙眼漸漸變得通紅，說道：「我知道或許是不應該的，但我其實還是很掛念他、想見見他。我知道我已和他離婚，但我心底
裏仍有點愛他，還未放得下。」看到她的反應，我微微點了頭，覺得她的話有點沉重之餘，也被她的那種複雜的感覺感動了。

這次「不經意」的情感探索，對她的情況起了一點神奇的作用。在下一次診症時，她說兒子依舊會因爸爸不來探望他而不開心，但當兒子
再嚷着要見爸爸時，她便着他自己打電話給爸爸，輕鬆地說自己已不想再和他聯絡了。她還說起最近兒子取笑她有小肚腩，打趣道這是因
為生了他而隆起的，笑說要他將來要好好補償。

很多時候，認知層面的否定或社會觀念的枷鎖，會令我們未能正視自己內心真實的感覺。套用古典心理學家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所
提出的理論，兩者分別是超我（superego）和本我（id）。兩者的不一致（egodystonic）和交戰往往會引起更大的情緒反應，從而引起焦
慮，這恰巧也和佩玲的表徵相似。

佩玲的牙關繃緊，某程度上也可視為她對自己內心感受難於啟齒的身體反應。而了解和梳理自己的需要和感受，是我們走出焦慮的第一
步，因為強忍着自己的情緒，往往只會帶來更大的痛苦和鬱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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